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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艺术
福建是戏剧大省，剧种繁多，傀儡戏艺术也蔚为
大观。闽西傀儡戏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福
建境内的很多剧种、傀儡戏流派一样，闽西傀儡戏信
奉的戏神是田公元帅，并由此形成了相关的行业信仰
习俗。其中，作为发祥地的上杭，更形成了“田公会”
这一行业组织，并持续开展与之相关的信仰活动。今天，
在我们致力于保护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如
何对待传统的行业信仰，挖掘其蕴含的作用和影响力？
闽西上杭傀儡戏“田公会”，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启发。
一、闽西傀儡戏的田公信仰
作为福建傀儡戏三大剧种之一的闽西傀儡戏在明
清间已极为盛行，并流播到周边客家地区，乃至影响
到广东、台湾等地。建国初期，闽西傀儡戏又以《大
名府》等剧享誉一时。绵延至今，傀儡班数量、演出
已大量减少，但仍有部分傀儡班在活动，多演还愿戏。
闽西傀儡戏的流派主要有二：一是保留弋阳腔声腔系
统的高腔傀儡戏，在清中叶前极为流行；二是乱弹傀
儡戏，清中叶以后高腔渐衰，乱弹腔（当地称“外江戏”）
盛行，很多傀儡班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都改弦易调，
转唱皮簧。当地至今仍以乱弹班居多。
闽西傀儡戏奉田公元帅为戏神。田公元帅是民间
艺人对田公的尊称，或称田相公、田公师父、田都元帅、
田元帅等。有资料表明，明代以来田公已是高腔傀儡
戏的戏神。在被外界公认为闽西客家木偶戏发祥地的
上杭县白砂镇大金村水竹洋，世代从事傀儡戏演出的
梁姓艺人的《梁氏族谱》中明确记载梁氏七世祖“从
浙地带来田公”[1]，说明从傀儡戏传入之初就奉田公为
戏神，其时间据梁氏后人推算，大约在明初洪武三十
年（1397）。
作为行业神，田公受到当地各傀儡班的普遍供奉，
主要体现在各种祭祀活动。当地对田公戏神的祭祀，
形式主要有：一、建庙进行庙祭。在上举的水竹洋，
傀儡戏传入之后村人就在本村建了一座田公堂（又称
“田公庙”），专门用于祭祀。除了每年六月二十四
日（农历）田公生日要祭拜之外，平时村人亦常往供奉，
年终也多有酬神活动；二、有些傀儡艺人在家设立田
公元帅的神位进行祭祀，此所谓家祭。神位所供的是
木像或铜像，有的仅是香火神位，也有绘画于纸上或
绢布上的神图像。高腔傀儡戏与道教闾山派关系密切。
很多傀儡艺人除了学艺之外还要修学道法科仪，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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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又是道师。有的艺人便在家安设田公元帅和教派
众神的神位，日常焚香祭拜。这种家坛具有家族传承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傀儡世家的标志；三、随班进行祭祀，
主要与傀儡戏班的相关活动有关，如开班演出、收徒、
谢师等，都在戏班内祭祀田公。这与全国各地的戏神
崇拜大体相同。
另外，从当地傀儡戏的开台仪式能明显看出这种
行业信仰。傀儡戏班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在正式演出
之前必须先演《田公开台》（或 称《田公踏台》《田公
扫台》《跳田公》）。这一仪式剧的作用在于净化场所，
驱除邪煞，如果没有先演此剧戏班不能演出别的剧目。
一些班规习俗也与田公信仰有关。在当地，傀儡
戏班对木偶头、面壳等物件的放置有严格的次序和规
定。每个戏班都有一二个造型独特的田公木偶，因为
是戏神，田公的偶头只能放在戏箱的最上层，而绝不
能放在底层。据说即使放到最底层，田公也会自动翻
身上来。另外，戏班中还有一种被称为“田公舌”的
物件。这是打小锣用的小竹板，因形状如人的舌头，
艺人把它尊为“田公舌”。任何人不能拿它来搅动火
笼（闽西人取暖用的一种器具）等物，如果田公舌碰
到火或者炭灰，演员就会因不敬戏神而遭受“哑音”（破
嗓）的惩罚。[2]
特别要指出的是，田公已经超越了戏神的神性范
畴，融入当地信奉的诸教众神系统之中。不仅从事傀
儡戏行业、戏剧行业的艺人敬奉他，就连当地的民众
也将其视为神灵加以供奉，常往庙中上香祷祝、问卜
吉凶、许愿还愿。这点我们从水竹洋田公堂受到村人
的祭拜就可得知。又如，傀儡戏演出时，傀儡师在戏
棚之侧设立神坛、悬挂神图供奉，神图上绘有田公戏
神与闾山派法神、三教其他诸神。这样的“三神教神图”，
在高腔傀儡班中常可见到。
综上可见，田公信仰在闽西傀儡戏行业有着悠久
的历史。在傀儡戏的发展过程中，它又与当地宗教文
化融合交织一起，使田公元帅又融入了地方信仰，兼
具行业神与地方神的双重属性。这使得田公信仰既能
在开台仪式、班规行约中体现作用，又在各种科仪法
事中发挥影响。这是闽西傀儡戏行业信仰的重要特征。
二、田公会：作为非物质文化空间
在上杭县大金村水竹洋——闽西傀儡戏的发祥地，
以田公信仰为核心的行业信仰甚至发展为以行会为活
动群体的独特信仰民俗。这就是当地著名的“田公会”。
水竹洋是大金村的一个自然村，仅有三十余户，
共一百三十多人口，全为梁氏族人。自梁氏七世祖之
后，村人世代从事木偶戏者甚多。至民国初年，据不
完全统计，全村共有傀儡戏班 12 个，其中高腔班 5 个，
乱弹腔 7 个，以当时户数大约十五六户来看，几乎家
家都有戏班，堪称傀儡戏之村。在清乾隆、嘉庆年间，
上杭的傀儡戏发展很快，各地班社剧增，相互之间的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高腔班与乱弹班之间、各班社之
间乃至艺人之间都产生了一些矛盾，如互挖师傅、抢
接戏路等。当时各班的班主每年田公生日时都赶到水
竹洋田公堂拜祭田公元帅。在此情况下，梁氏家族的
十七代传师梁攀秀（法号法魁）以东道主的身份发起
倡议，呼吁建立傀儡行会组织，用于协调班社及艺人
之间的矛盾，处理本行业的相关问题。他的倡议得到
各地傀儡班的响应。众人商议之后就以六月二十四日
田公生日为会期，建立了“田公会”这一行会组织。
其时，本村的梁姓族人就慷慨捐出三担谷的田产，交
由临近的扶福村人耕种，田产所得作为每年田公会祭
祀、聚会等活动的费用，以及修缮田公堂等的开支。
田公会与上杭乃至闽西当地的各种神诞庙会，如
观音会、夫人会、华光会等，在名义上一样，但是其
内涵增添了行会的性质，既是庙会又是行会组织。
田公会的成员称“掌事”，由水竹洋梁姓和附近
乡村名望大的傀儡班班主组成，起初有七位，清末时
扩大为二十四位。每年以拈阄方式从掌事中选出一人
为本年的轮值掌事（会首），主持会期事务，并负责
费用之大部分。其他掌事也要共同承担一部分费用及
相关事宜。在六月二十四日这天，除了这些掌事，前
来参加活动的人还有各地傀儡艺人（甚至也有戏曲艺
人）和烧香还愿的当地民众。[3]
田公会的活动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祭拜田
公；二是艺人聚会，包括聚餐、议事、制订或完善行
规等；三是各傀儡班的汇演、交流。其中祭拜田公是
重点，活动过程一般包括安坛请神、演剧酬神和送神
等。安坛请神在六月二十三日晚就要举行，担当请神
师傅的傀儡艺人张挂神榜，摆上供品，安设神坛，上
香后念“请神词”，恭请田公元帅及三教诸神、地方
土地等前来共享祭祀，赐福众人。请神完毕要割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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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神师傅口念“田公咒”或“王母咒”等咒语，以雄
鸡血洒神坛四周及黄表纸上。当地人认为雄鸡血能驱
除邪祟，净化神坛，又有血食一方之意。请神仪式之后，
由于这个空间已得到净化，诸神庇佑，第二天各傀儡
班就可以开始演剧，否则众人不敢开演。二十四日一早，
就有当地民众和各地傀儡艺人带上茶酒香纸、供品等，
陆续前往田公堂祭拜。有的艺人还带上傀儡戏担前来
酬神演剧。献演的傀儡班有的是当年新成立的班社，
要先在田公会上公演一场，之后才能开始演出；有的
是常年演出的老戏班，为答谢神恩并祈求来年更有获
利而演。酬神演剧多由艺人自发前来。
此时，水竹洋不再是偏僻的小山村，而是一个充
满着行业信仰传统与艺术氛围的独特空间。演剧之后，
当天晚上十二点之前要举行最后的仪式——送神。送
神是将请来的各路神祗和孤魂野鬼送走，以免留下不
祥危害村人。仪式时同样要在请神所安设的神坛前上
香祭拜，然后傀儡师将米饭等供品以及涂抹上雄鸡血
的黄表纸等带上，走到本村路边水尾之处洒倒米饭、
焚烧黄表纸等，如同道坛“施食赈孤”科仪一样，将
孤魂野鬼打发走。与请神不同的是，此时傀儡师所念
的是“送神词”。由于请神、送神仪式涉及到了法事
科仪，主持仪式的傀儡师要求是具有道法传承的艺人，
并非所有艺人都能担此重任。
除这些祭祀仪式之外，田公会的另一活动就是聚
会。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在水竹洋的会员家中，艺人一
起聚餐，所有前来祭拜的艺人都可参加，由当年的轮
值掌事（会首）召集。聚餐之后，会首重申会规，众
人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商讨、解决，或制订新规。聚
会之后，部分艺人当天就返回，有的第二天才离开。
制订和完善行业规则是田公会作为行会组织的一
个重要职能。据老艺人回忆，相关的会规内容很多，
譬如：确立六月二十四日为田公生日，各班须派班主
参加田公会活动，要自带香烛等到田公堂祭拜；各班
要维护本行业的权益；不能互挖墙脚或拆台；傀儡师
搭班后不能串班，须等年终散班后方能换班；不得串
接其他班社的戏路；逢对台演剧时，若高腔班与乱弹
班对台，须让高腔班先开锣，傀儡班与地方戏（人戏）
戏班对台时，傀儡班先开锣，鼓手班与傀儡班对台则
鼓手（唢呐）先吹，又若高腔班之间或乱弹班之间对台，
则先接戏者先开锣。另外，田公会还规定，各傀儡班
社之间的冲突由田公会调解。所有会员都必须严格遵
守会规，如若违犯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由田公会责
罚其在次年的田公会时出资做东，并向受损一方赔偿
经济损失及鸣炮致歉。
总之，田公会既是神诞日的庙会，又是傀儡行会
组织。在傀儡艺术高度发达的福建和台湾，类似的行
会组织却并不多见。自清中叶形成以来，水竹洋田公
会一直保持着每年一次的周期性活动，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才因战火等原因而停止。它的形成是闽西傀儡戏
蓬勃发展的结果，其存在亦反过来推动着闽西傀儡戏
行业的发展。它已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非物质文化空间，
其中交织着对行业神的信仰习俗及其行业活动、当地
宗教文化等，它既是傀儡艺人的信仰空间，同时也是
当地普通民众的信仰空间。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
一文化空间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上杭傀儡戏庙祭田公元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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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信仰：非遗保护中可供开发的民俗资源
行业信仰是我国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已成为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于维护本行业的秩序起到了一
定的规范、约束作用，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而行业技艺的师徒相传也有赖于以行业信仰为基础。
对行业祖师的崇拜和信仰本身，也是一种尊师的行为，
甚至可以说是师徒关系的某种道德依托。可以说，行
业信仰对于凝聚和团结本行业的各方力量，维护、协
调行业内部，促进本行业的发展都发挥着显见的作用。
那么，在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中，如
何对待这些传统的行业信仰？诚然，时至今日随着社
会的发展、转型，以及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的变化，
很多传统行业已经消失或濒危，更遑论行业信仰。然而，
对于那些尚且遗留着行业信仰的传统行业，是否应当
考虑重新挖掘、利用行业信仰所本具的价值？又该如
何挖掘、利用？从水竹洋田公堂、田公会的发展现状，
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水竹洋田公会的活动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断，建国
后戏班演出一度被禁、田公庙也曾被毁。直到 2001 年
梁祥礼（已故，梁家“龙凤堂”的杰出传人和最后一
任班主）之子梁利忠发起倡议，在乡人的捐助及当地
政府部门的帮助下重建了田公堂。田公堂重建之后，
依托的一系列活动也次第开展，如 2002 年成立“客家
木偶文化艺术研究会”，次年又筹建龙头戏班“客家
木偶艺术团”等。这些活动以田公堂为依托，以客家
木偶文化艺术研究会为活动主体，以振兴当地傀儡戏
为重点，由此联合了傀儡艺人与政府部门、当地民众
等官方及社会的多方力量，也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
如 2011 年，闽西（上杭）木偶戏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客家木偶艺术研究会以梁利忠为会长，会员主要
包括当地傀儡班班主、艺人，如刘金寿、王荣昌和梁
伦锦等人。成立以后，研究会负责了客家木偶艺术团
的筹建等振兴当地傀儡艺术的活动，2004 年成立了“成
年人”和“少儿”两个木偶培训班，2007 年恢复龙头
戏班“龙凤堂”并成立“闽杭‘田公堂’木偶研究会
艺术团”。研究会每年都在水竹洋召开研究会的年会，
并邀请各民间傀儡班、培训班和艺术团进行汇演。
同时，田公会作为庙会的活动也在近年来得到恢
复。2007 年和 2008 年田公神诞，水竹洋举办了一系列
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祭拜田公的活动
以及民间傀儡艺术团、少儿班和成人班的艺术汇演。
祭拜田公的活动由梁氏傀儡戏的传人梁伦锦等傀儡艺
人 主 持， 仍 有 请 神、 酬 神 演 剧、 送 神 等 活 动。 六 月
二十四日当天，水竹洋的村众也来祭拜。
虽然现在的田公会已经失去了行会组织的作用，
还原为田公神诞的热闹庙会。不过，笔者以为，客家
木偶艺术研究会的构成、性质、作用，跟作为行业组
织的田公会是极为相近的，可以说是田公会的延续。
又因各方保护傀儡艺术的契机，会期增添了召开研讨
会、官方和学者参与等新现象。一年一度的田公堂庙
会与研究会年会巧妙结合在一起，对当地乃至闽西傀
儡戏的保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傀儡艺术的保护是一项长
期的工作。目前围绕水竹洋田公堂和田公会所展开的
活动，使各方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中，以行业信
仰为号召，联合多方力量展开的网状保护是很值得借
鉴的。以田公信仰为纽带，联合了傀儡艺人、官方和
社会各界力量。这种保护模式弹性大，各方发挥的空
间也较大。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上的
一些引导，但核心的保护还是应当让熟悉本行业的民
众来参与和主导，让他们发挥各自的力量。
当然，这里也面临着众多挑战，如演出和从业艺
人的减少，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下行业信仰的逐步淡
化等。这也是非遗保护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困境。闽
张冬菜，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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